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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 20 年，“中国制造”一直是经

济发展的驱动力量，中国制造业占全球

制造业的比重已超过五分之一。但现在，

发达国家在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，欠发

达国家在努力吸引低成本制造业落户，

中国卡在中间，前狼后虎，发展令人忧虑。

5 月 19 日呼唤已久的《中国制造 2025》

出台，给出的方案是让中国制造业由原

来靠投入、拼资源，转变为靠创新提高

附加值，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。

这不是新药方。2006 年春天我去西

部某地级市访问，给当地干部做过“创新

型国家建设”的命题报告，其时十六届

五中全会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。但提倡

归提倡，实际进展不大，2008 年全球金融

危机一来，调结构让位于稳增长，“4万亿”

一出，貌似又走回投资驱动拼消耗的老路。

但与十年前不一样的是这次业界是各种

创新讨论的主体，讨论得热烈而实际。

在本轮鼓励创新创业政策出台前，智能

硬件的创业热潮已然出现；因人口红利消

失，珠三角和长三角开始大规模机器换人。

原因可能与中国进入科技起飞阶段有关。

科技起飞的说法，源于对 OECD 国

家创新发展经验的总结，指全社会研究发

展投入占一国 GDP 的比重，即常说的研

发强度，达到 1% 要经历很长时间，之后

迅速增长，到 2% 后相对稳定。各国科技

起飞经历的时间：美国从 1950 年到 1960

年，十年；德国从1951年到1962年，11年；

日本最长，1959 年到 1978 年，19 年；

韩国最短，1983 年到 1988 年，五年。无

论长短，各国科技起飞后，创新活动会在

整个社会普及扩散，出现大量创业型企业

兴起和扩张。欧美和日韩的产品在全球

明显占据竞争优势，是在国家科技起飞、

创新大众化后才出现的。

回到中国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

增长，但创新总停留在模仿和跟踪阶段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，中国的研发强

度徘徊在 1% 以下，一度跌到 0.5%。直

到 2000 年，研发强度首次历史性地达到

1%，此后一路向上，到2013年达到2.08%。

历时 13 年，中国完成了科技起飞的过程。

这是一个重要分水岭。据联合国的分

类，中国属中上等收入国家，但中国的研

发经费投入明显高于同等国家水平，与发

达国家比肩。中国的研发经费总投入仅次

于美国，居世界第二，且企业投入占了近

八成；中国的研发工程师数量全球第一，

每年还以近 100 万的速度增加；中国的

科技论文数量、专利申请数量在全球数

一数二。中国已然成为全球“创新热土”。

当然有人担心创新统计的水分和创

新质量，但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

也会吟”，创新也要靠不断实践积累能力。

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达国家，无

一不是从模仿走到创新的。一个单一经济

体有如此巨额的创新投入、如此活跃的创

新活动、如此巨量的创新成果，无疑表

明这里已集聚大量创新资源。过去十年，

跨国公司纷纷向中国转移研发活动，也是

看中了中国市场富集的创新资源。这些

创新资源，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和条件，

就会在市场中寻求实现其价值的方式，

引发社会创新和创业活动的普遍展开。

中国开始具备这些环境和条件。中国

人均 GDP 约 7500 美元，北上广等地区更

高。中国居民消费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

迈进，新起的中产阶层掀起消费升级浪

潮。麦肯锡报告说 76% 的中国家庭 2020

年进入中产，体量与整个欧洲市场相当，

消费能力还以约20%的速度在不断增长。

这几年中国人去美国买 iPad，去日本买

马桶盖，都是消费升级的表现。这种升

级为全球其他国家的产能提供了泄洪口，

也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市场。

中国还有门类齐全、体系完备的工业

制造体系。任何领域的创新设计都能在中

国找到工厂完成产品制造。电子商务的

发展让企业经营可以通过无远弗届的互

联网完成，大大提升了创新范围和效率。

清华大学几个研究生投资 10 万元创立公

司，自己做设计，让江浙企业代工，通过

淘宝销售，五六个人、七八条枪，就能从

事3D打印机业务，这在以前几乎不可能。

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可以为国外企业代

工，也可以为中国的创业者服务。在中国，

技术创新和商业化的门槛都大大降低了。

一边是极为旺盛的市场需求，另一边

是大幅降低的创新门槛，社会系统中又

有大量可供利用的创新资源，这就是当

前中国产业的新背景、新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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